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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题材电影尤其需要面向人民和生

活，提炼出观众喜闻乐见的精彩故事、动人

故事。近年来，一批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例如《野孩子》取材自

“流浪兄弟”事件，聚焦“社会困境儿童”群

体；《出入平安》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在

天灾面前人们如何做出抉择的故事。

圆桌论坛上，刘江江表示：“《出入平

安》的故事是真实发生在唐山大地震期间，

我们翻阅了当时的纪录片，采访了很多当

事人和一批刑满释放人员，也到这个事件

所在的看守所去采访，我主要负责故事的

架构。影片中的氛围、美术、置景则是我们

主创团队的集体创作。”

殷若昕谈到，自己与制片人聊剧本的

时候达成了一项共识，《野孩子》不应去展

示苦难或故意宣泄某种情绪，也不是一个

猎奇的犯罪故事，我们更加注重这些孩子

在平时生活里的状态，展现人性的温度，探

讨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谈到对《出入平安》《野孩子》的观感，

尹鸿表示，两部作品都实现了对特殊性的

寻找。“一个题材、一个故事、一个人物，最

关键的就是特殊性，但不一定是猎奇的，这

是非常好创作经验。”他说，“从《人生大事》

《我的姐姐》到《出入平安》《野孩子》，都带

有某种温暖，作品可以给予人力量。《我的

姐姐》不管前面有多冷多酷，到最后一定翻

转回来，而且是找到了故事逻辑、完成了自

然而然的翻转，这都体现了对现实主义的

深刻理解。”

左衡在论坛上提出，刘江江和殷若昕

的作品，都会把人物放置在并不舒适、甚至

带有一点痛苦感的情境中，并通过这个情

境中的抉择与行动，为观众敞开一个相对

温暖的结局。尹鸿表示，电影需要极致性，

这个极致不能脱离生活，但可以是生活中

一瞬间的爆发点，人在危机状态中，面对所

有能量之间的对立，都会有爆发。《人生大

事》《出入平安》用反差的特殊性释放对人

的理解，《我的姐姐》《野孩子》同样很好地

表达了自己的极致性。

殷若昕坦言，《我的姐姐》上映后，一些

关于母女关系、姐妹关系、姐弟关系的项目

会联系她，但殷若昕寻找的，是自己的身份

与他人产生联系时，某一时刻的特殊的故

事。“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我常常要寻找

我的人物，用大量的时间看新闻、看非虚构

文学，看很多电影。我作为观众，可以沉浸

式地看一个故事，但当我跳出来成为一名

创作者，还需要不断在生活中去寻找，去经

历。”

聚焦“现实题材作品故事与人物的挖掘与塑造”：

从生活中寻找，展现人性温度

（上接第3版）

由《爱乐之城》导演达米恩·查泽雷执

导的电影《爆裂鼓手》定于12月6日在全国

艺联专线上映。该片以激昂震撼的节奏鼓

点、独具一格的暗黑风格，以及演员们的精

湛演技赢得了全球观众的广泛赞誉。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吴琼在圆桌论坛上

介绍，《爆裂鼓手》的成本约 350万美元，北

美地区票房高达 1400万美元。“低成本创

作不意味着不能类型化，很多年轻导演的

首作都是低成本的类型片，比如《爆裂鼓

手》《心灵捕手》，也如韩国的一些犯罪题材

电影。”她说，“类型电影一定需要现实主义

色彩或现实主义关怀，从陈规、公式和话语

策略中感受到新鲜感，创意感。”

据统计，《爆裂鼓手》共获国际 98项大

奖、114项提名，豆瓣评分高达8.7分、IMDb
8.5分、烂番茄新鲜度94%，即便如此，影片

所展现的励志故事也引发了不小的讨论。

对话中，导演尹丽川谈到了当下的电影评

论生态，“如果对于影片本身内容的质疑、

批评，作为创作者我无从辩驳，但如果说我

们吃女性红利，这个我是不认同的。”

“电影推出之前，没有人相信一位 50
多岁的非商业演员加上十几年没拍电影的

团队，能够创作一部获得市场认可的作

品。那么为什么《出走的决心》会得到一些

认可，我认为是真实事件改编，故事能够与

观众人心相映。”尹丽川说，“有时候原创作

品会存在一定的虚假悬浮，相反我多年来

一直喜欢看非虚构写作，这个时代太眼花

缭乱，我们需要找到最真实的，与内心有呼

应的一方面。”

吴琼表示，自己的很多男学生可以与

《出走的决心》产生共情。“这源于不少学生

对自己的父亲不满，所以也就共情了电影

表述的情境。当电影中稍微出现‘爹味儿’

的说教，就忍不住开始吐槽。”她说，“实际

上，银幕上的表达是善意的。现在年轻人

的防御性很强，女性题材电影或许比较讨

好观众，但反而也会出现女性主义者不愿

意看到的一种反驳。”

李道新认为，《出走的决心》和《好东

西》是很值得赞赏的个案，这两部女性意识

的电影也是当下中国电影进步的体现。“非

虚构比虚构更具现实性，现实比虚拟更具

丰富性，现实主义自身的生命力和延展性

是不需要被论证的。有些评论说《好东西》

看不懂，这种‘看不懂’恰恰就是中国电影

的丰富性。”他说，“左翼电影是开放的，因

为它是现实的。真正具有探索性、先锋性

和价值引领的电影，一定有某种不太能被

当下所理解的部分，当年的左翼电影也是

如此。这些电影显然比传统商业电影更加

丰富，所展现的世界是更加多元的。《出走

的决心》《好东西》让我很震撼，这样的作品

也不需要所有人都能‘共情’。”

聚焦“现实主义创作与类型电影的关系”：

类型电影需要现实主义色彩与
现实主义关怀

论坛第三单元主题为“知人论

世与传递温暖”，中国电影家协会副

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人生大

事》《出入平安》导演刘江江，《野孩

子》导演殷若昕等嘉宾聚焦现实题

材影片创作的美学探索、创新发展，

就如何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立

场，向观众传递温暖的价值观展开

讨论。

大家认为，现实题材电影需要把

“事实如此”的生活和“应当如此”的

生活结合起来，要表现“应该如此”。

电影创作者要诚恳地架起一座桥梁，

通过诚心实意的创作逻辑，去助力生

活变得更美好。

嘉宾表示，创作者不要盲目模

仿，不要随波逐流，要尊重自己的内

心去创作。同时必须要深入到生活

当中去，尝试与角色感同身受、同频

共振。

第三单元：

知人论世与传递温暖

◎主持人：
左衡（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文化研
究部主任）

现实题材不等同于现实主义，现

实题材有完全不同的创作手段实现

与现实的连接。首先是概念化的现

实题材，这类作品主题先行、概念先

行、人物设定先行，这是漂浮的现实；

第二种是类型化的现实题材，如《抓

娃娃》《误杀》《默杀》《消失的她》等，

虽然不是真实发生的，但有类型特点

的控制、抑制、转折、释放，完成主题

表达；还有纪实性的现实题材作品，

这类作品不太容易被大众普遍接受，

在影院的封闭空间里，开放性叙事对

观众的吸引力会有所下降，但却是最

接近真实感的作品。

现实主义创作有两个核心议

题。首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立

场。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内，

需要我们重新去理解什么叫做“人民

立场”。怎么表达社会发生的改变和

变化，这是创作立场的问题，或者说

是创作态度的问题。

其次是创作手段，这涵盖了典型

细节、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和典型情

绪四个问题。典型细节，是观众可以

从作品中体会到这个时代的变化，看

到典型的生活细节，我们有会心的微

笑，会从中感受到这就是我的生活一

部分。典型环境，是让我们看到这个

时代环境的趋势，《我不是药神》《奇

迹·笨小孩》《人生大事》《热辣滚烫》

等作品展现了社会发展不均衡带来

的一些社会现象。典型人物，我们要

看到这个人物能不能唤起时代当中

的共同情绪，这个情绪能不能带动观

众，人物的典型性够不够形成共同关

注。典型情绪，也是最近大家总在讲

的社会情绪价值。我们看近年来火

爆的作品，没有一部是按照以前的流

行元素重新塑造的，恰恰都是在中国

本土之上，最新捕捉到社会典型情绪

的作品。

今天，我们更有理由把“事实如

此”的生活和“应当如此”的生活结合

起来，要表现“应该如此”。电影创作

者要诚恳地架起一座桥梁，而不是贴

一个光明的尾巴、人为起一个光明的

片名，就以为可以解决所有温暖问

题，应当通过诚心实意的创作逻辑，

去助力生活变得更美好、未来变得更

美好。

◎尹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
把“事实如此”的生活和“应当如此”的生活结合起来

在《人类简史》里边有这样的描

述：“人类可以打败地球上其他的灵长

类，成为地球的霸主，不是身体强，是

因为人类会讲故事。”我做新闻出身，

总是讲“一面之词不成文”，输出一个

观点需要调查记者付出苦劳在里边。

现在的全媒体时代，打开手机看到大

量的一面之词，每个人都生活在这样

的全媒体时代，离真相更遥远，所以我

觉得“温暖”的同义词应该是“诚实”。

从选题上，我认为可以付出调查

记者一样的工作量去处理一个选题，

所以我选的都是鸡毛蒜皮，婚丧嫁娶，

不需要论证的价值观。这是我对“温

暖”的解释，不需要那么尖锐地做选题

处理。

关于人物，不管写小说还是创作

电影，创作者是什么样的人，塑造出来

的应该就是什么样的人。我上大学的

时候学过一门选修课叫《笔记鉴定

学》，其实是刑侦学科的一个门类，会

根据犯罪嫌疑人留下的笔记来判断出

来这个犯罪人的性格、年龄，其实是一

种科学和心理学的考量。每个人或许

只能写出自己这样的人。

我没有专业的电影学背景，我对

电影的启蒙教育来源于农村的户外露

天电影，包括民间的戏班，这是我的文

艺启蒙。我工作经历是做记者出身，

接触过大量接地气的、贴地皮的人和

事。因此，一个人作品的风格和成长

经历、工作经历息息相关，我们不要模

仿，不要随波逐流，还是要尊重自己的

内心去创作。

我小时候听过大量的评书，《三国

演义》《杨家将》《荆柯刺秦》《狼牙山五

壮士》等等，听的这些故事，加上成长

背景，形成了我身上流淌出来的东

西。不管是《人生大事》里面的三哥还

是《出入平安》的郑立棍，都和我以前

成长的环境有关。我自己总结过，我

在人物选择上的处理就是八个字——

“市井英雄，江湖儿女”。

◎刘江江（《人生大事》《出入平安》导演）：
“温暖”的同义词应该是“诚实”

在创作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创作者的视线。视线和视角不一

样，我们常常会说电影的叙事视角或

者某个角色的视角。而视线指的是创

作者的态度和立场。现实主义创作，

当我们去呈现一个人物的时候，不可

以让自己的评价体系超越这个角色，

亦或是低于这个角色，应该与角色持

平，不可以把角色当作自己的发声筒。

我一直努力把视线与人物齐平，

去看他眼睛里呈现的一切，再沉下心

来体验他的内心情感。创作时总有一

些非常笨拙但必须要用的办法，我会

在每个人物的命运里走很多圈，如果

我们站在某个高处或地处，就无法了

解他的所思所想，说不出他的台词，做

不出他的动作，不知道他某一个转身

所蕴含的意思。

塑造人物，要注重普遍性与特殊

性。寻找普遍性是困难的，电影作品

面对的观众，可能已经积累了很多观

影体验，并在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中

受到了情感的补充。因此他们会对现

实题材作品的题材、人物有极高的需

求。因此，寻找普遍性，必须要深入到

生活当中去，尽管不能做到真正的感

同身受和同频共振，但一定不能拒绝

自己打开这个通道，去尝试接触和理

解。

从《再见少年》到《我的姐姐》《野

孩子》，我也在一直寻找特殊的人物和

特殊的人物关系。这个特殊性需要创

作者打开想象力，并且不断观察。我

们都会认为自己的一日三餐是很平常

的事，但和我拥有不同生命经验的人，

他们的一日三餐是怎样的？我经常带

着这样的初衷去创作。

创作《野孩子》，让我不断认知、靠

近和体会孤儿的生存境遇，通过思考、

展现这个群体，虽然不具备任何法律

效应，也不具备任何实质性帮助和救

扶的功能，但电影可以传递精神的浪

潮，可以让这些失去与社会建立正常

连接的人得到帮助。那些在我们看来

寻常的生活，可能是他们最为弥足珍

贵的。 （下转第5版）

◎殷若昕（《我的姐姐》《野孩子》导演）：
在创作中寻找人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